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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假冒“中科院专家”摊
上事了。自称“中科院科学教育联盟
成员专家”的马啸堃和合作者武艺，
打着自然亲子科普教育的旗号，因涉
嫌私捕偷运野生动物在马达加斯加
被拘留，同时被拘的还有一名参加活
动的学生家长。

近年来，国内亲子科普市场快
速增长。乘着放开二胎政策的东风，
不难预计这一行业将迎来规模效应
红利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
这个市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问
题也日益凸显。我们应该如何带着
孩子看世界，又需要怎样的自然亲
子科普游学呢？

“神预言”不幸成真

马达加斯加环境森林部的官网
报道显示：2 月 16 日，两名中国人试
图非法私带动物出境被捕，涉及的
物种包括变色龙、蜥蜴和一些节肢
动物。

从他们行李箱中查获的爬行动
物疑似国王变色龙和马岛日行守宫

（一种壁虎），均属于《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I
物种，也是当地保护物种，严格限制
国际贸易。

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根据
当地法律，两人或面临 5 年以上有期
徒刑，被罚款两亿阿里亚里（约合人
民币 40 万元）。

事件发生时，从事昆虫研究和
科普活动的国家动物博物馆前工作

人员刘晔也在马达加斯加考察。早
在 2 月 8 日，微博大 V“开水族馆的
生物男”就 @ 刘晔，叮嘱他“千万注
意一下”武艺带领的团队，“如遇此
人再次违法捕捉请第一时间联络警
方，参与家长请注意，协助动物走私
属犯罪行为。”这条微博因此被网友

称为“神预言”。
《中国科学报》致电刘晔，他答

复：“我在马达加斯加时没有遇到马
啸堃和武艺，回国以后才知道这件
事。据我所知，马啸堃不是科研圈的
人，而是一位昆虫爱好者圈里的人，
我们交集不多。”

“开水族馆的生物男”并不是唯
一一个注意到马啸堃和武艺的人。很

多人知悉此次马达加斯加事件，是因
为博主“带娃探世界”的一篇文章《快
救救我的妈妈》。这篇阅读量已经超
过 400 万的文章披露，这两人在户外
亲子活动中多次诱导家长和孩子捕
捉野生动物，甚至利用他们将动物偷
运回国。

就是这个博主，去年 10 月底曾
发文称，马啸堃和武艺在活动中让家
长和孩子徒手抓取可能携带病毒的
蝙蝠，亲吻叶猴等动物。

假“专家”，真“惯犯”

这个马啸堃究竟是何许人也？
他在昆虫爱好者圈里小有名气，

自称创立了国内首个昆虫主题工作
室并拥有国内首家昆虫科普博物
馆———自然年轮昆虫博物馆。

在各 种科普 活动的 个人 介 绍
中，马啸堃的头衔常常是“中科院行
政管理局科学文化传播中心昆虫学
科普专家”“中科院科学教育联盟成
员专家”。

多次撰文披露其不当行径的博
主“带娃探世界”就提到，自己最初带
孩子参加马啸堃组织的活动，正是因
为“这个马老师告诉我们他是中科院
的昆虫专家”。

那事实如何呢？
《中国科学报》向中科院行政管

理局（中科院科学教育联盟秘书处所
在单位）求证，相关负责人的答复是：
中科院科学教育联盟至今从未成立
专家委员会，也未聘任过任何成员专
家。经查证，相关说法系马啸堃本人
虚假宣传。

有趣的是，马啸堃曾经发文反击人
们对其学历的质疑。但他能拿出的学历
证据是一张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保险
方向研究生课程班”的结业证书。

除此之外，另一个围绕马啸堃的
争议焦点在于，他疑似经常从野外甚
至海外捕捉动物销售获利，而这些动
物中不乏濒危保护物种。他曾经上过
一档综艺节目，宣传文案中直接写他
是“靠卖昆虫创业”。

《中国科学报》查证发现，马啸堃
在淘宝上经营着一家网店———“玛阿
特的羽毛虫虫秘店”，以贩卖活体昆
虫、昆虫标本等为主。例如，其页面上

的一项商品信息为“国外甲虫标本订
金：2000 元”。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
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
录》规定，中国明令禁止携带、邮寄昆
虫活体及标本入境。如果确有科研、
教学等特殊需要，须经国家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许可，并具有输出国家
或地区官方机构出具的检疫证书。

那么马啸堃办手续了吗？
自然摄影爱好者陈鹰（化名）向

《中国科学报》 出示了一段聊天记
录。“玛阿特的羽毛”（疑似马啸堃个
人微信号） 在一个爱好者圈的微信
群中说：“带昆虫入境在昆虫圈里是
很普遍的吧？要是揪着这个说事的
话我觉得挺没劲的。”“很少有搞昆
虫的在这点上不越界，因为目前国
内根本没有相关的正规手续或者极
其繁琐。”

“在我的印象里，马啸堃更像是
个昆虫贩子。我跟他之间有过一些争
论，我感到他的一些观点对自然教育
有负面影响。”陈鹰说。在记者调查过
程中，很多人提到马啸堃时都用到了

“虫贩子”“卖虫子的”这类字眼。
网络上的自然年轮昆虫博物馆

广告文案称，该馆馆藏丰富，包含 8
个昆虫百科展和两个临时展区，每个
展区都有昆虫标本、生境标本和活体
昆虫展示，“标本都是非常珍贵且完
好的代表性昆虫”。《中国科学报》致
电一名曾在该馆工作过的人士，试图
了解这些藏品的来源，但电话始终无
人接听。

此次马达加斯加之行的另一个
带队者名叫武艺。在他的个人公众号

“武艺的自然世界”里，最近一篇更新
的文章正是《2019 寒假春节自然之旅
招募：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苏门答
腊》。在公众号的第一篇文章中，武艺
介绍自己本职是一个 DJ，同时也是昆
虫和两栖爬行动物爱好者。

据圈里人描述，他同样是个“惯
犯”。一个与他相熟的知情人士向《中
国科学报》透露，“武艺以前没有组织
科普旅游团的时候，去国外也会带一
些动物回来。”“他家有一堆保护动
物，不过一出事儿，估计都转移了。”

2016 年，武艺曾写文章宣传“棚
拍野鸟”，就是把野生鸟类拘禁在蔬
菜大棚改造的鸟棚中，供摄影师拍摄
以盈利。他还在公众号晒出了自己的
棚拍作品，遭到网友批评。

陈鹰进一步披露，武艺曾经违法
私自驯养猛禽。但他表示时隔久远，
未能保留证据。

自然亲子科普如何去伪存真

无论如何解读，此次事件显然给
国内刚刚兴起的亲子科普游学市场
蒙上了一层阴霾。在博主“带娃探世
界”曝光的一则视频里，疑似有马啸
堃教孩子走私昆虫的内容。

在“带娃探世界”的一系列相关
微博下面，网友的评论流露出担忧，
还有网友特意 @“中科院之声”，请教
如何鉴别真假中科院专家。

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策划人、中
科院动物所博士张劲硕则评论道：

“最令人感到伤心的不是偷运变色

龙，而是我们努力推行的博物学教
育、自然教育和博物旅行受到很大的
负面影响。”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普事业的
重视，以青少年科普教育为主要内容
的市场活动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家
长有意愿带着孩子去探索体验外面
的世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类以青少
年科普为名义的托管班、夏令营、旅
行团遍地开花，难免鱼龙混杂。正如

“开水族馆的生物男”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所说，中国的这一行业还在探索
阶段，尚未成熟。由于没有足够的科
研工作者参与，一些普通爱好者甚至
受经济利益驱动者纷纷涌入，造成了
一些行业乱象。

中国国家地理科学考察部主任
陈辉列举了自然亲子科普游学中经
常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活动盲目
上马，一些非专业人士也敢打着学科
专家的旗号招揽顾客；有些本应根据
孩子年龄段设置针对性内容的活动，
为了扩大盈利，从小学生到高中生，
眉毛胡子一把抓，招满人就好；一些
孩子单飞的活动，由于没有家长现场
参与，在组织服务上各种糊弄，只管
把孩子哄开心了，但活动质量远远达
不到家长预期。”

对很多孩子来说，亲子科普活动
是他们走向大自然的第一课，也是建
立人与自然关系价值观的第一步。

“组织者和指导老师应当引导孩子体
会自然世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
丽和脆弱，从而产生珍惜、保护它们
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把这
份敬畏之心带到都市生活中，传递给
更多的人。”陈辉说。

陈辉同时指出，科普活动必须严
格遵守野外考察纪律，包括遵守当地
法律法规、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不惊
扰野生动物、未经管理部门授权不采
集动植物及岩石标本、垃圾集中处理
等。具体到每一项考察活动，还会有
一些针对性的约束规范。比如开展野
外观鸟活动时，要求所有队员不得穿
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或者统一发放野
外迷彩装，以免惊扰鸟类。

作为消费者，又该怎样鉴别亲子
科普产品的优劣呢？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中国科协
哺乳动物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黄
乘明提供了一些小技巧：“一看组织
方的背景和经验，二看指导老师的水
平和资质。如果指导老师的介绍只是
一味强调‘著名’‘专家’等字眼，往往
缺乏实质性内容，真正的科学家一定
是强调学术背景和科研成果的。此
外，千万警惕一些哗众取宠的活动环
节。如果家长觉得某些活动有危险，
有权拒绝孩子参与这些环节。”

两位专家都表示，规范亲子科
普游学市场，需要相关部门参与进
来，针对目前市场存在的乱象，加强
组织亲子活动机构背景资质的审
查，加大市场上亲子活动的规范及
抽查力度。

“亲子科普是一项崇高的教育事
业，不能像做生意一样，申请一个执
照就上马。我们需要配套的法律法
规，维护这个新兴行业的健康发展。”
黄乘明告诉《中国科学报》。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自然亲子科普
■本报记者李晨阳

假冒“中科院专家”马啸堃涉嫌
偷带野生动物被捕的事件还未平息，
一名重庆高校教师又因私自采挖活
体珊瑚被广西警方拘留。不到十天，
一个假专家、一个真老师，都因为攫
取野生生物而触犯法律。

据目前披露的信息，马啸堃极有
可能是有预谋有策划的知法犯法。而
那个重庆教授的表现，就更耐心寻味
了。他在被捕之后对民警说，自己只
是单纯觉得珊瑚好看，没意识到违
规。这个说法让民警感到诧异：“你也
是个知识分子，保护珊瑚应该是个常
识啊！”

大学老师不知动物保护常识？姑
且不论这句话是真是假，他能想到用
这个理由自我辩护，就折射出一个我
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野生生物保护
远未成为中国公民的共识，因为显然
没有哪个小偷或杀人犯会坚称自己
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

2018 年的一则新闻《河南男子吃
了四只鸡，判了 5 年罚 3 万！》曾经引
起网友热议。评论区里充斥着这样的
言论：“这事弄得有点重了吧! 买三十
只养殖的放生可以不？又不是杀熊
猫，杀老虎!”“小题大做！”“ 普通人吃
四只鸡判 5 年！人家高官贪污受贿 1.5
亿才判 15 年！”

而这名河南男子吃的“鸡”，可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冠长尾
雉啊！

保护大自然，保护动植物，既是

出于理性的人类自我保全计划，也有
着生命伦理、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
而具体到上述案例中的每一个违法
者，看起来只是伤害了与之邂逅的个
体生命，但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被制止
和惩处，蚕食鲸吞之下，毁灭的就会
是一个物种，一片丛林，一座岛屿，甚
至一种文化。

然而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
环境保护和生物保护的理念远称不
上深入人心。很多人对剥夺其他生
物的生命没有道德负担。法律划定
了“可为”和“不可为”的界限，但人
们心中却缺乏“该为”与“不该为”的
准绳。因此，当违法成本低于投机收
益时，会有更多人轻轻松松就跨过
那条红线。这些行为甚至并不影响
他们在人群中扮演一个善良本分的
角色。

为什么马啸堃等人的行为应该
被法律严惩、受道德谴责？因为他们
在青少年价值观尚未成型的时候，就
把其对自然和生命的热情导向了一
个错误而危险的方向。

为什 么我们 需 要 好 的 自 然 科
普、好的生命教育？因为需要把对自
然、对生命的爱种进孩子的心里。当
对荒野生灵的审美和敬畏深深扎根
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时，纸上的法律
才会和心中的道义产生共鸣，我们
才能以更低的执法成本，创造一个
弊绝风清的社会、迎来一个碧水青
山的世界。

把生命教育深植人心
■李晨阳

因对很多孩子来说，亲子科普活动是他们走向大自然
的第一课，也是建立人与自然关系价值观的第一步。

因由于没有足够的科研工作者参与，一些普通爱好者
甚至受经济利益驱动者纷纷涌入，造成了一些行业乱象。

因规范亲子科普游学市场，需要相关部门参与进来，
针对目前市场存在的乱象，加强对组织亲子活动机构背景
资质的审查，加大市场上亲子活动的规范及抽查力度。

武艺公众号上的活动招募信息

自然年轮博物
馆部分藏品。

自称中科院
专家的马啸堃及其
学历证书。


